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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着出洋歌登船
三个月才到法国

“正月里梅花开迎接新春，闻听
说大英国来招工人，修铁路保马路
整理房舍 ,绝不派战斗事扛炮当
军……”从蒋镜海(东营广饶县人)的
日记记述中可以知道，蒋镜海是1917
年初报名应聘华工的，随后拿到了
编号为97230的华工登记单，成为一
战时期英法招募的华工。所有华工
在合同存续期内，编号即代表劳工
本人，不论在中国还是欧洲，号码就
是劳工的身份证，根据号码付工钱，
分配衣食和任务。编号结束后，每人
再手捧用粉笔写好号码的小石板放
在胸前拍照，然后将相片贴在各自
的工资本上，用于发放工资时辨认
本人。

在威期间，蒋镜海和山东老乡每
15人编成一个班，选出一人任班长，在
威海湾沙滩进行体能操练或队列、行
军训练，经过短期集训之后，他们便开
始等待来自英法的商船，运往欧洲战
场。

“众弟兄，大家来听：你我下欧洲，
三年有零，光阴快，真似放雕翎。人人
有，父母弟兄、夫妻与子女，天性恩情，
亲与故、乡党与宾朋，却如何，外国做
工……”这是当时流传于威海卫的一
首华工出洋歌。

1917年春天，威海卫，蒋镜海和
毕粹德(莱芜市莱城区牛泉镇上裕村
人)、朱桂生(江苏省镇江市丹阳人)
等华工背着行李默默地站在队伍
里，等待登船。当时的他们对于将要
远去的欧洲、从事的工作是茫然无
措的，他们心中唯一的希望是能挣
点钱活着回到老家。

当蒋镜海与其他的华工到达法
国马赛港的那一刻，他们在海上漂
浮了近三个月的心终于落了地。因
为从离开中国那一刻起，华工们就
面对着生死未卜的命运，死亡的威
胁如影随形。因为1917年2月24日，德
国潜艇在地中海海域击中运送华工
的邮轮，船上543名华工全部葬身大
海。

但这并不是幸福生活的开始，
他们甚至来不及舒展因为长途劳顿
而疲惫不堪的身体，就立刻被送到
了前线。

挖战壕的地方
在敌人的射程之内

到达欧洲的14万多名华工，其
中有9 . 6万人被分配给英军，3 . 7万人
由法军支配，1万人被“借给”美国赴
欧远征军。华工们被送上前线后，除
承担挖战壕、运弹药、埋尸体、修路
架桥等危险工作外，很多人被迫投
入战斗。无论是在后方，还是在极其
危险的前线，华工们的工作环境都

非常恶劣。有的染病而亡，有的则因
饥饿与劳累抛尸他乡。而在敌机轰
炸中遇难和在作战中阵亡的人更不
计其数。

蒋镜海的日记有这样一段记载：
刚到法国，由于对现代战争一无所知，
当德军飞机铺天盖地而来时，许多人
跑出战壕观看，结果敌机既投弹轰炸
又俯冲扫射，致使许多华工被炸得血
肉横飞。

1917年冬季，华工们挖战壕的地
方已在敌人步枪的射程之内，有些
地方与敌人战壕相距不过100米。他
们是站在敌人战壕前挖战壕，战壕
挖好之后，英兵才进来，所以他们实
际是在最前线。遇到下雪时，满脸飘
着雪花。到了天晴雪化，境内泥浆没
胫。轮班睡觉时也只得站着睡，这是
与威海卫时所订合同中“不作战”的
条款不相符的……

另外，他们的生活常常是饥一顿、
饱一顿……在战事吃紧和阴雨连绵
时，后勤保障根本供应不上。有一个阶
段，他们竟7天7夜粒米未进，全靠挖野
菜、吃萝卜度日。

蒋镜海的山东老乡毕粹德(编号
“97237”)被送到欧洲西线战场，负责
挖掘壕沟、打扫战场等工作，隶属英
国军队管理。然而，当他再次“见到”
来自家乡的人，已经是九十多年后
了——— 他已长眠在法国索姆省博朗
古的小村庄里，墓碑上刻着“编号
97237，卒于1919年9月27日”。与他同眠
在此地的还有14个中国人：黄子春，
昌乐人；王兆祥，曹县人；李福臣，昌
乐人；闫宝同，沾化人；安西瑞，沾化
人；陈家浩，安丘人；李国佟，青州人；
龚春山，湖北人……

据中国公使馆统计，当时在英
军服务的华工中，有名有姓的死亡
者就达9900人。实际上，根据战后的
清点和统计，在法军和英军中的华
工死亡者和下落不明者接近两万
人。目前，在法国和比利时葬有华工
的公墓共有69处，只安葬了1874名华
工。

“华工是所有外国劳工中
最优秀的”

在蒋镜海的日记里，有这样一
段文字：在华工的一处营地中,有十
几名华工围聚在一起露天就餐，忽
然一声巨响，刚刚还凑在一块吃饭
的华工已经全部牺牲了。原来,在华
工吃饭的地方附近，德军在撤退时
埋下了炸弹。

1917年8月中国向德国宣战以
后，在法国的中国劳工开始在前线
挖掘尸体以便于日后把他们埋入军
人公墓。在1917年法国皮卡第的一场
战斗中，英军士兵全部负伤，修缮战
壕的华工们就拿着手中的工具冲入
阵地与德军搏斗，当援军赶到时，大
部分华工已经战死。而根据英国首

相乔治的记述，在加莱和敦刻尔克
工作的中国劳工还遭受了空袭，在
加莱的一次空袭中有8名中国劳工
遇难。

在欧洲战场上，华工们超强的
适应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给西方
人留下深刻印象。英国记者韦克菲
尔德说：“每一位华工都是顶呱呱的
多面手，能忍难忍之苦，工作风雨无
阻、冷热不惧……善于学习，对英国
远征军的各种工作需求，都能应付
自如。”

一份来自1918年的英国陆军部
报告叙述道：“中国劳工是所有外国
劳工中最优秀的……大多数劳工都
能熟练地工作或者说能很快掌握工
作技能，而且他们一直都在铁路、兵
工厂和坦克车间高效率地工作。”法
国军队总司令福煦也曾在给法国总
理的信中写道：“华工是非常好的劳
工，他们可以成为最好的士兵，在炮
弹的狂射之下他们能保持很好的姿
态，毫不退缩。”

曾组建旅欧同人会
并制定简章

“九月里菊花黄寒风又凉，可叹俺
华工人缺少军装，合同上言明是一概
都有，为什么天冷了不换军装……”这
是蒋镜海的日记《十二月歌》中所记载
的文字。这本日记把华工的苦难经历，
描写得感人肺腑。

在蒋镜海的日记里，我们能从
他的笔尖下，感受到在那个屈辱年
代 ,西方列强对华人的轻视，以及我
们中国人的自强之心，日记里有这
么一段文字,“民国八年七月十九号，
法人菜园葱、蒜、芸豆等被人偷窃,园
主告知法国巡捕。巡捕领园主先至
BC队各工人寝室(中国人的宿舍)，搜
寻一遍而无有。寻至英人寝处则葱、
蒜等等连叶带蔓而翻出十三袋之
多。甚矣，英人之不知耻也。”从中我
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国贫民弱，
连普通的华工也被当做劣等人首先
被怀疑。

作为华工中为数不多的知识分
子，蒋镜海与华工们组建了旅欧同人
会，制定了《旅欧同人会简章》，把在欧
洲的华工组织起来，互相帮助。日记中
记载的《旅欧同人会简章》，证明华工
在外国时有自己的组织，或许是这方
面唯一的记录。

另外，按照合同约定，华工的工
钱为每天5法郎 (相当于一块多大
洋)，工作十小时，有周末与节假日，
但是到达战场后，扣去伙食费、住宿
费、置装费及医疗保险，工资缩水一
半只剩2 . 5法郎左右，而当年前线法
国士兵每日的薪金为10法郎。即使
1919年的英国议会会议备忘录也不
得不承认：“华工比其他有色种族的
劳工担当了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们
甚至连几块小小的军功章也未能得
到。”

1918年11月11日，持续了四年的
战争终于结束。同年11月16日，英国
殖民大臣专电英属威海卫租借地行
政长官骆克哈特：“值此停战大喜之
日，我向威海卫人民祝贺战争胜利，
并感谢你们的帮助，从威海卫招募
的华工军团对战争发挥了巨大作
用，非常感谢华人社团对政府的衷
心支持。”

按照招募合同约定，华工的合
约为五年，当战争结束后，许多华工
仍然继续做战场清理工作，包括拆
除未爆炸弹等非常危险的工作。蒋
镜海于1921年回国后在本村创办沟
头小学。上世纪40年代，日本侵略中
国，民不聊生。经人介绍，蒋镜海前
往周村培德中学(教会学校)任语文
教员2年。这时的中学语文多是古典
文，他借授课之机宣传爱国主义思
想，教育学生不当汉奸，深受学生爱
戴。解放后,他自学中医，为百姓义务
看病，特别是对眼科深有研究，为许
多人医好了眼疾。

本报2016年12月18
日刊发了《威海卫：一战
最大的华工招募集结
地》一文后，引起了不少
读者的关注。其实，就在
一战华工纪念邮票在法
国正式发行的同时，中
国（威海）一战华工纪念
馆（全国唯一一战华工
纪念馆）也正在威海紧
锣密鼓地筹建，并计划
于今年五一前夕开馆。
该馆的地上通道部分以
十字架的形式展现，而
纪念馆收集并将展出的
大量史实资料及图片影
像资料，也会向我们更
详细地讲述一战华工的
血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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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兄弟，大家来听：你我下欧洲，三
年有零，光阴快，真似放雕翎。人人有，
父母弟兄，夫妻与子女，天性恩情，亲与
故，乡党与宾朋，却如何，外国做工，内
中情与境，曲折纵横，且听我，从头说分
明。德国王，国富兵强，人人多雄壮，器
械精良，吞欧洲，早在他心上，起祸端奥
国储皇，塞国少年党，暗把他伤，滔天
祸，从此开了场。德国王，藉口联邦，忽
然调兵将，昼夜奔忙，英法俄，三国着了
慌，德国兵，四面齐集，安心灭法国，假
道于比，最可怜，比人死得屈，英法人，
拼命拒敌，水陆共进兵，马不停蹄。因战
争，无人种田地，请我国，助一膀臂，我
国大总统，有心无力，多内乱，兄弟如仇
敌，众同胞，大家尽知，欧美文明国，是
我友谊，最应当，发兵来救济，无奈何，
文武官吏，爱国心不足，眼多近视贪私
利，无人顾公义，我工人，冒险而至，一
为众友邦，二为自己，中华人，最爱好名
誉。

噪华工出洋歌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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